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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边是“东南亚骗婚反诈群”，一边是“东
南亚找老婆大队”，张润杰每天在这两个微信
群里翻阅消息，一边对欺骗自己的越南籍老
婆和媒人“怀恨在心”，一边期待着能赶紧再
找个来自东南亚的妻子，早日圆自己生儿育
女的梦。

而在社交平台上，有用户宣称，16万元的
“一条龙”服务，能让中国单身汉成功找到一
名老挝女孩结婚。“只要16万，合法合规，回
去了你邻居嫉妒羡慕。”配图则是不同女孩的
照片。类似的用户不在少数。不过评论区里
则是另一片“天地”：有不少人声称被外国新
娘或跨国婚介骗钱，而因跨国婚姻引发的案
件同样数不胜数。

事实上，涉外婚介行为在我国是不被允
许的。记者调查发现，跨国婚姻产业链目前
已经拓展至线上，跨国婚介和媒人藏匿在多
个短视频APP，有的直接以“中介”命名，有的
则通过发布在东南亚游历、婚礼等视频来吸
引关注，有的在评论区里寻找客源，然后引导
至聊天软件进行沟通，以帮忙介绍东南亚新
娘为由赚取中介费。

“跨国婚姻”骗局

广东湛江人张润杰今年五十岁，离过一
次婚，膝下无子。在国内相亲的五年里，张润
杰不是没有谈过恋爱，但皆因女方不愿生育
而告吹。

今年是张润杰离婚的第八年，看着自己
日渐走样的身材和越来越多的皱纹，张润杰
找对象的心愿更加迫切：他不在意女方是否
离异，如果对方有一个孩子，他也愿意一同抚
养，只要对方能完成自己生育的愿望就行。

“74年的虎，征婚。接受闪婚。”这是张润
杰的朋友圈简介。亲朋好友知道后，都主动
当他的媒人。每相亲一次，就要花费上千
元。据张润杰说，按照广东的规矩，相亲时男
方需要给女方两百块见面费，还得承包来回
车费和饭钱，媒人的费用也要包。

张润杰没什么文化，十几年来都在当保
安，每月工资到手五千多，攒下来的积蓄基本
都在市区全款买下的“三房一厅”上。时间拖
得越久，张润杰就越着急，他认为国内相亲无
望，便想去找一位东南亚籍的妻子，最好还得
在适育年龄。

今年年初，张润杰在云南河口偶遇了一
名越南人。这名越南人正在边境关口搬运货
物，张润杰看他辛苦，递过去一瓶水，对方则
跟他搭讪，说自己有个亲戚能介绍越南女人，
只需要支付8000元的“做媒费”，张润杰欣然
同意。

没几天，对方就带来了一位越南女孩，二
十多岁，离过一次婚，自己独自带着一个孩
子，最重要的是，愿意同张润杰一起生育孩
子。但据张润杰称，两人谈了没几天，越南女
孩便讨要金链子和金戒指，到手后，更是偷走
他身上的所有财物，然后连同媒人一起消失
了，至今杳无音讯。

张润杰知道自己被骗了。烦闷的时候，
他便在短视频平台上结识了不少“同道中
人”，一起组建起“东南亚骗婚反诈群”，一面
在群内共享着骗婚女子和媒人、婚介的信息，
一面结识新的媒人，期待着能有一位东南亚
籍的新娘与自己坦诚相待。

春节后，张润杰在短视频平台上认识了
不少声称能介绍东南亚新娘的人，他们要价
不一。一位“中国话也说不明白”的越南人曾
发来很多视频，要价将近 20 万，并一口一个

“女婿”地喊着，但张润杰已经不敢再把钱交
给网上认识的陌生人。

不只是张润杰。多年来，云南河口县、江
西乐平、山东东明等多地公安均曾发布相关
提示，提醒公众警惕涉外骗婚的情况。

产业链拓展至线上

在张润杰刚将记者拉入相关群聊后，马
上便有人主动发出好友申请，声称能“介绍老
挝对象”“25万元手续证件全包”。

在各大社交平台以“越南新娘”“缅甸新
娘”等为关键词搜索，很容易找到提供类似服
务的中间人，有的直接以“中介”名字命名，有
的则通过发布在东南亚游历、婚礼等视频来
吸引关注，以帮忙介绍东南亚新娘为由赚取
中介费。

一位粉丝 3.3 万的博主“杰哥（中越情
缘）”在简介里写道，“湖南人，36岁，今年上半
年在越南找了个19岁168的老婆，分享最真

实的越南老婆经验和夫妻日常生活。”结尾还
附上手机号。

视频里，除了介绍越南的生活外，还有一
些关于娶越南老婆的经验。杰哥在微信中
称，总共 20 来万就可以帮忙介绍个越南女
孩，一般都是收2万至3万生活费，相亲到满
意为止，再交付尾款。

另一位用户则在视频里对不同国家的新
娘明码标价，比如老挝媳妇13.6万元，前期定
金4.6万元，而尼泊尔新娘则要20万元，前期
定金5000元。

一个被提炼为“娶妻七部曲”的流程显
示，服务包括：确认有男士找尼泊尔新娘；发
照片让男方相看，看中女方后安排时间视频
相亲；双方简单了解下，确认可以安排男士去
尼泊尔的时间；男方下飞机后办事处人员全
程跟踪安排（听从尼泊尔工作人员安排）；领
完结婚证和举办完婚礼后，安排回国事宜；所
有程序走完，办理完所有事情回国，服务结
束；定期跟踪回访。

偷渡、拐卖与逃跑

随着外籍新娘数量增加，有关“逃跑外国
新娘”或“骗婚诈骗”新闻越来越多。北京市
社会科学院法治所副所长王洁从事反诈研究

多年，他观察到涉外婚介行为中蕴含的种种
风险，“涉外婚介行为不仅在民事法律关系中
得不到保护，同时有可能涉嫌犯罪，相关人员
有可能被追究刑事责任。”

一份出自江西省景德镇市中级人民法院
的刑事裁定书显示，2013年5月，四被告人合
伙将柬埔寨女子拐卖到中国，强迫她们嫁人，
借此赚取钱财，其行为已构成拐卖妇女罪。

据被告人供述，每嫁一个女孩收9万元左
右，其中1万元介绍费由介绍人获得，余下8万
元在扣除办理护照费、交通费、食宿费、签证费
等后，由剩下的同伙平分。每拐卖一名柬埔寨
女子能获得5万元至5.2万元的利润，四人平
分，大概拐卖一个柬埔寨女子，每人可得1.2万
元至1.3万元。同年，该案中被拐卖来的柬埔
寨女子通过他人向公安机关报案后获救。

也有新娘收了礼金之后，自行潜逃。
河南周口人陈子庭和张润杰同在“东南亚
骗婚反诈群”微信群，他称，此前他通过跨
国婚介，花费 17 万找到一位柬埔寨籍新
娘，两个人结婚后不久，对方便逃走。而他
将此内容发至某短视频平台后，才发现自
己的妻子已经不是第一次做这种事了，她
不仅曾在另一地区和别人结过婚，还诞下
一子，随后逃走。

外国新娘们频频逃跑，有人借此发现了
“商机”。

2021年11月22日，乐平市公安局接渡派
出所民警抓获一名以帮他人找回外籍新娘为
由实施诈骗的犯罪嫌疑人王某，涉案金额达8
万余元。事情的起因是王某在某短视频平台
上偶然刷到一条视频，一名男子在寻找失踪
的外籍新娘。

王某想了一个“赚钱”的方式，利用自己
妻子的外籍身份，以帮忙寻找外籍新娘为由，
索要“好处费”。一开始，这名男子始终未回
王某的私信，半个多月后，王某终于想方设法
地加上了对方的微信，告知他可以帮忙找回
他的妻子。

拿了 1 万元的“好处费”后，王某一会儿
说对方老婆在一个老板家里，需要交1.5万元
的生活费，一会儿又说对方老婆被拘留了，需
要费用“打通关系”，一会儿又说事已办成，需
要请领导吃饭表示感谢。前前后后，这名男
子又转了4.1万元给王某。

有了经验，王某又去欺骗其他寻找外籍
新娘的人。经查，王某以帮人找外籍新娘为
由骗取 4 名受害人 8 万余元，其诈骗来的钱
全部被他用来网络赌博、打麻将、打赏主播
等。

在跨国婚姻骗局层出不穷的背后，是农
村男青年“娶妻难”的问题。王洁说，“从市场
需求角度而言，‘娶妻难’现象存在较长时
间。跨国婚姻骗局多，从反面说明边缘群体
的单身危机严重。应提升对相关群体的社会
支持力度。”

陕西恒达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律师
赵良善指出，在发现被骗后，即使及时报案，
也存在因跨境而难以侦破问题或犯罪分子难
以被绳之以法。而跨境犯罪案件的监管难度
也较大。因较为分散，再加上涉及境外，无论
是技术手段还是监管措施，均无法做到全面
避免。

赵良善表示，对于一些跨国媒介、媒人通
过短视频平台对此进行宣传揽客，亦属违法，

“如平台未尽到安全审核义务，放任此类
法律禁止性广告或者征婚宣传，将涉嫌以默
认方式助长违法犯罪行为，轻则将面临行政
处罚，重则构成上述刑事犯罪共犯。”赵良善
说，所以建议平台要认真审核，防微杜渐。

（张润杰、陈子庭为化名） 本报综合消息

跨国婚姻骗局为何层出不穷

被收养后，为报恩情，她将自己视为家
庭一员，数十年如一日，为家庭尽心尽力。

养父母都去世后，她竟被兄姐告上法庭，
要将她逐出家门，称她只是家里的“佣人”。

这一次，一向忍让的她，决定为自己争
一个名分……

互相体谅的“一家人”
林女士是十几岁时被送到养父母家的，

那还是20世纪60年代的事。
那时，大家的生活条件都不太好，林女士

出生在北方农村，父母务农的收入本就不高，
家里已经有了几个孩子，而林女士生下来就
患有严重的先天性疾病，需要长期治疗，这对
林女士的家庭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但幸运的是，林女士有个伯父长期在上
海工作生活，已经结婚有了孩子。他和林女
士的父母商量，由他将林女士带到上海去和
自己的孩子一起抚养，既方便后续的治疗，
也能为她提供更好的成长环境。

于是，从那年起，林女士便搬进了伯父
在上海的家中，与伯父一家一起生活。

林女士是个知恩图报的人，她因为身体
孱弱无法外出工作，但力所能及的家务她统
统包揽了下来。

如此日复一日，伯父成了她口中的“爸
爸”，伯母则成了她口中的“妈妈”……

尽力弥补的“遗憾”
时光倏然，一晃四十年过去了，林女士

已是年过五十的中年人。
此时伯父年事已高，健康状况不佳，但

他心中却始终有一个遗憾，那就是和林女士
始终只有父母子女的名分，却没有办过收养
手续。因此，伯父常常提起，希望能将林女
士正式收养为女儿。

然而，收养一事还未着手落实，伯父便

突发疾病不幸去世了。
为了弥补这个遗憾，由伯母牵头，召集

了家里几个孩子及林女士的父母共同商量
此事，但一开始就遭遇了困难：彼时林女士
已年逾五十，按照当时的法律，她已经过了
能合法办理收养手续的年纪。即便林女士
的年龄符合要求，伯母也不符合当时法律规
定的收养人条件。

无奈之下，伯母只能退而求其次。
她先是与家里几个孩子协商，签订了一

份家庭协议。协议约定，因林女士来沪三十
余年，与伯父伯母朝夕相处、相依为命，与兄
弟姐妹之间互尊互爱、情同手足，因此，林女
士应是家庭成员中的一员，享受家庭子女的
同等权利。

此外，她又与林女士及林女士的父母签
了一份“过继协议”，协议明确：基于林女士
的具体情况，即便现在伯父不幸去世，但为
尊重其遗愿，经伯母、林女士父母及林女士
共同协商后，同意林女士自20世纪60年代
起，即已过继给伯父伯母作为女儿。

这两份协议签署后，伯母才放下心来。
在她看来，丈夫的“遗憾”终于被弥补了。

诉讼争回“女儿”名分
在“收养”尘埃落定后，安宁的日子又过

去了二十年。在此期间，林女士的兄姐相继
搬离了老宅。最终，老宅里只剩下林女士日
夜陪伴着被她视为“母亲”的伯母。

去年冬天，伯母因各种基础疾病再次病
危送医，这一次，即便林女士寸步不离地在
床前照料，也没能挽回伯母的生命。伯母的
离世，给了林女士极大的打击，然而令她没
有想到的是，伯母丧期未过，她又紧接着受
到了更大的打击：几位兄姐一纸诉状将她告
上法庭，要求法院确认林女士并非伯父伯母

的女儿。诉状中称，林女士并非是伯父伯母
的女儿，而是家中长期雇佣操持家务的佣
人，每月还固定支取一定的工资，因此，林女
士不应享有伯父伯母遗产的继承权。

震惊之余，愤怒又无奈的林女士提起了
诉讼。

庭审中，林女士提交了伯母在 20 世纪
90年代牵头签订的家庭内部协议和收养协
议，以证实她在20世纪60年代即随伯父来
上海，和伯父一家共同生活。同时，无论是
内部协议还是收养协议，内容上也都称呼林
女士为女儿，从未有过“佣人”的说法。

但兄姐们却表示，林女士是 20 世纪 90
年代才来沪，彼时林女士已经年逾五十，不
符合收养的条件。之所以有那份收养协议，
是因林女士想落户上海，母亲出于好心才同
意签署了协议。

值得一提的是，在两份协议中，对林女
士来沪的时间有明确记载，即20世纪60年
代，兄姐们也均认可协议为其亲笔所签，因
此，应当认定林女士来沪的时间是 20 世纪
60年代。

当时《收养法》尚未实施，伯父以实际行
动，将林女士带到身边抚养，并以家庭成员
的身份与林女士共同生活，符合那个年代关
于收养的风俗习惯，应当认为已经形成了事
实上的收养关系。最终，法院认为林女士与
伯父、伯母形成事实上收养关系的事实具有
高度盖然性，应认定林女士是伯父伯母的继
承人之一。

案件结束后，林女士表示，她这辈子与
世无争，但这一次，六十年宝贵的父母手足
之情，却被贴上了“佣人”的标签，这是她不
能忍受的。（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本报综合消息

被收养六十年 养父母去世后兄姐说她是姐说她是““佣人佣人””


